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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亮初到屏峰乡任乡长，就遇到了一件棘
手的事。

这天，青竹村党支部书记老余找到他，把
他拉到乡政府大院门前，指着对面那座形似卧
猪的山包问：“那叫什么山？”

徐亮答道：“听说，你们当地人叫它猪婆
山。”

“对啊，可现在有村民想炸掉它的猪嘴！”
老余边说边抬手朝东北方向指去：“瞧见

没？那就是张开的猪嘴。”
徐亮放眼望去，应声道：“确实像一张大开

的猪嘴。”
老余语气顿时悲怆起来：“那张嘴正对着

王花堰村，每隔三十年就要‘吃’一回人啊！”
徐亮不禁皱了皱眉。他到任这个偏远乡

镇才第三周，早就听说这里迷信风气浓厚，却
没想到竟到如此地步。“一座小山，怎么会吃
人？”他觉得难以置信。

老余于是道出了原委。
王花堰是青竹村的一个村民小组，历史上

曾是个八十多户人家的大村落。后来人口逐
年减少，如今只剩下五六户人家不愿搬走。村
前那条河也叫王花堰河，河面不宽却很深，暗
流湍急。据村里记载，每隔几十年，就有人在
河中溺亡。最近的是三十年前，一名洗衣妇人
被水流卷走；再往前推，是五十年前的一对母
子落水丧生……今年暑假，更是一下子没了两
个孩子——这不是“猪嘴吃人”是什么？村民
请“神仙”来看，说是只有炸掉猪婆山那张

“嘴”，才能保佑王花堰村日后平安。
徐亮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他自然不信

这些怪力乱神之说，但每隔几十年就有人在猪
婆山嘴与王花堰村之间的河段溺亡，确是事
实。今年暑假，一下子淹死了两个孩子，这更
是绝不能忽视的悲剧！徐亮沉吟片刻，对老余
说：“给我三天时间，我再具体了解一下。”

送走老余，徐亮立即调阅了乡志和河流档
案，并请来水利员询问。

“王花堰河那段确实有些凶险，”水利员老
周说，“水面看着平静，底下却有暗漩。河岸土
质松软，很容易滑下去。”

“为什么一直没有安装防护栏？”
“穷啊，乡长。王花堰就剩下这么几户，县

里拨的款项从来轮不到这儿。”
第二天一早，徐亮约上支书老余，一同来

到王花堰村。村落显得破败，十室九空，只有
几缕炊烟表明还有人居住。

他走上河岸，望向对面的猪婆山。朝阳初
升，拉长了山体的影子，那突出的岩石果真极
像一张张开的猪嘴，正对着王花堰村。即便他
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也不由生出一丝寒意。

他看见几个孩子正由大人陪同，小心翼翼
地走过河坝，去村小上学。

而同时，他也注意到，村里有两户人家门
前还插着祭奠溺亡孩子的木牌。

徐亮蹲下身，随手抠起一撮岸边的泥土
——毫不费力，软泥便应手而落。忽然，他瞥
见一丈开外生长着几株野生灌木，异常茂盛，
恰好挡住了一部分望向“猪嘴”的视线。

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闪过他的脑海。
“山嘴直冲村落，是风水大忌。煞气冲人，

确实不吉利。”徐亮站起身，拍掉手中的泥土，
竟这样对老余说道。

“乡长，您同意炸山啦？”
“不，山不能炸……”
第三天，徐亮请老余召集王花堰全体村民

到村委会开会。不仅现有的五六户都来了，许
多已外迁的老村民也赶回来，大家都想看看这
位新乡长如何解决“猪嘴吃人”的老难题。

徐亮声音洪亮地说道：“乡亲们，经过调
查，我不同意炸掉‘猪婆嘴’。”

台下顿时一片哗然，几位老人激动地站起
身想要反驳。

徐亮抬手示意大家安静，继续说道：“请听
我说完！猪婆山是自然山体，炸山不仅破坏环
境，还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更重要的是，它是咱
们屏峰乡的标志，是自然风景，不能随便破坏！”

他顿了顿，观察大家的反应，又话锋一转：
“不过，你们请‘神仙’所说的，也有道理。猪嘴直
冲村子，确实不吉利。所以，我们要‘封猪嘴’——
但不是动山，而是在河岸这一带种上一片高大乔
木！让树木成为天然屏障。从村里望过去，看

不见山嘴，煞气自然也就被挡住了！”
人群里响起窃窃私语声，有人点头，有人

仍摇头。
“光挡住有什么用？”有人高声问。
“当然不止！”徐亮提高嗓门，“我昨天已经

连夜召开乡党委会议，决定在危险河段安装防
护栏、设立警示牌。暑假期间还会安排专职巡
河员。最关键的是，我们会清理河道，排除旋
涡隐患！”

讲到这里，徐亮忽然走下台，来到那两家
失去孩子的父母面前，诚恳地说：“我知道，再
多的措施也换不回你们孩子的生命。但我们
可以一起努力，不让悲剧再发生。炸山只是一
时痛快，种树才能福泽后代。”

一场别开生面的“封猪嘴”工程就这样启
动了。

乡长徐亮带队，全体乡村干部连续植树三
天，种下三百棵水杉和松树。同时，水利队也
开始清理河道、排除隐患、安装防护设施。

工程完工那天，徐亮和一众干部站在王花
堰村口。新栽的树苗尚未成林，但已可以想象
几年后绿树成荫的景象。河岸边，新装的防护
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几块醒目的警示牌立在
那里，提醒人们“水深危险”。

“等树长高了，就真看不见那‘猪嘴’了。”
支书老余欣慰地笑了。

这时，一位老人突然走上前来，大声说道：
“此乃吉兆。树木生气旺盛，可化煞为祥。”

徐亮并不认识这位老人。老余连忙解释：
“他就是我们当地有名的‘神仙’，当初就是他
劝王花堰村民炸掉猪婆山嘴。”

徐亮走到“神仙”面前，认真地问：“那您现
在为什么说种树是吉兆呢？”

老人面露惭愧，答道：“原先我只想到炸山
能解除大家心里的恐惧。没想到植树造林、修
建防护，比炸山更高明。还是政府有办法，真
心为民啊！”

一年后的夏天，徐亮再次来到王花堰。令
他惊讶的是，村里竟然多了几户人家——有的
是带孩子回老家过暑假的，甚至有两户干脆从
城里搬回来，打算长住下去了。

猪嘴吃人猪嘴吃人
□ 杨松华

跛爷养有一只大花猫，他喊它老花，带着
几分亲昵。老花已经13岁了，是跛爷家那只老
花猫留下的后代。跛爷疼爱老花，像疼爱自己
女人一样，每天都给它吃小鱼小虾，空了就将
老花抱在怀里爱抚。

当然，跛爷没结过婚，没有自己的女人。
也许，他一直把老花当作他的女人来爱呢。

这天，跛爷从后山坡地挖了半背篓红苕回
家，刚准备煮午饭，一眼瞥见老花叼着一块肉
跑过来。跛爷瞬间怔住了：“老花，你又去做坏
事了？是不是‘巫婆’家的？”

“巫婆”是跛爷邻居，姓邬，便被村里人背
地里取了这个外号。跛爷当面还是喊她为老
邬。老邬与跛爷年龄差不多，都刚翻过60岁的
门槛。以前这椅子湾有五户人家居住，李家、
杨家、刘家都陆陆续续搬进了县城，就只剩下
跛爷和巫婆两家了。说是两家，自去年老邬男
人去世后，其实就两个人留守在这山湾里。毋
容置疑，这块肉肯定是老邬家的。

想到这，跛爷敏感地打了个寒颤。一朝被
蛇咬，十年怕草绳嘛。大概十年前，老花还是
小花的时候，很顽皮，把老邬晾晒在菜园篱笆
上的胸衣叼了回来，在地上抓弄，被跛爷训斥
了一顿，然后将胸衣洗干净准备晾回竹篱笆，
刚好被来割韭菜的老邬撞见，误以为他变态，
好一阵奚落。尽管跛爷费尽口舌解释，老邬也
原谅了他，但跛爷还是被村里人笑话了很久。

老花似乎听懂了跛爷的话，得意地“咪哦”

了两声。
说起老花，还真顾家，曾叼回过一只野鸡，

两只野兔。当然，都是挨了猎人的铁沙子，受
伤后才被它叼回来的。

跛爷从老花嘴里取下肉，感觉还冰手，猜是
从冰箱里拿出来解冻的。肉不多，不到一斤。

跛爷拿着肉抱起老花就往老邬家去道歉
赔罪。他们两家隔一片竹林，不到 100米的距
离。刚到门口，就听到老邬在屋里自言自语：

“奇了怪了，就出去菜园里扯了把蒜苗，回来咋
不见了……”

“老邬，啥不见了哦？”跛爷忍住笑，在门外问。
“我从冰箱里拿出来化冰的肉不见了啊。

你说是不是见鬼了呢？”老邬以为跛爷只是路
过，回了一句话，继续在屋里找。

“老邬，你看看是不是我手上这块肉？”
老邬在门口偏头一看，惊呼：“哎呀，好你

个跛哥，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咋还这么坏？你
咋跟我开这样的国际玩笑呢，你看把我额头上
汗都急出来了……”

“老邬，你不要冤枉我哦。跟你开玩笑的
不是我，是我家的老花。你晓得我家老花皮得
很，出门咋不关门呢。”

“现在这椅子弯就我们两人，心想，没得小
偷没得贼，扯把蒜苗就分分钟的事，哪晓得你
家老花跟你一样贼。”

老邬的话含沙射影，跛爷一听就明白她还
记着那年的“胸衣事件”。跛爷不爱听，把肉递

给老邬，转身就走，却被老邬一把拉住：“跛哥，
就莫走了，我晓得你还没煮饭，来都来了，今中
午就在我这里吃。你快帮我择菜，我去切肉，
等会我开一瓶我女婿带来的剑南春，喝两杯。”

听说喝酒，跛爷来精神了：“老邬，真要请
我喝酒？”

“不是蒸的，难道是煮的？”
“那好嘛。”跛爷放下老花，就开始掐蒜苗

的黄叶和须根，然后拿到水龙头冲洗干净放在
案桌上。

“帮灶膛里添把柴火。”老邬说。跛爷听话
地坐到灶膛前的矮板凳上，把火烧得旺旺的。

两个人的饭菜很快就好了。老邬真开了
一瓶剑南春，给跛爷斟了一杯，自己也斟了一
杯，就陪跛爷喝起来。喝着喝着，老邬突然哭
了：“跛哥啊，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咋过来的呀？
我那死鬼才走了一年，我就觉得一个人过日子
不带劲，难熬啊，就想找个人嫁了。可我就是
离不开这椅子弯，你说我咋办呢？”

老邬的话让跛爷怔住了，抬起被酒精烧红
的眼睛，看着面前这个微胖的哭得像小女生一
样的老女人，说：“我何尝不孤独？我这不是脚
杆带残疾，没人看得起么？我只得认命，只得
与老花为伴。要是你感到孤单难熬，那……
那我们就一起过。”

“哎呀，跛哥，我就是这个意思嘛。”
老邬用手背擦了下眼泪，用筷子夹了一块

肉给老花，笑眯眯地说：“老花，赏给你吃。”

猫猫 缘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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